
泥鳅嘿嘿地憨笑着，扭捏着
说：“我在你这儿干了一年多，卖
菜卖肉的都混熟透了，这里面的
巧儿，路上的利润，我也知道个
八九不离十。您这厂子里的采
买我还继续干着，我想再联系一
些饭店和工厂，自己开个小采办
公司，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刘总还没开口，刘总的夫人
就乐呵呵地抢着说：“可以啊泥鳅，
我看你早该这么干了！你只要先
把咱们厂里的食堂做好，做别的事
儿，缺钱缺啥的，我们支持！”

泥鳅拿眼去看刘总。刘总从
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大红包递过来，
说：“食堂今年节省了不少开支，工
人们都吃得很满意。这是过年奖
给你的，也是你应该得的。”

泥鳅的脸一时涨得通红，他
推开刘总的手说：“算了刘总，俺
不做别的了，还继续跟着你干！
俺结婚爹娘和兄弟姐妹都没到，
您和嫂子给我们办了一桌酒席，
是把我当成亲兄弟了，这恩情够
我们还一辈子了！”

刘总夫人在一旁接过红包，
不由分说塞到泥鳅口袋里：“泥
鳅，你哥让你管食堂，这庙确实

太小了，私下里我们一直说，你
是当老板的好材料。一码归一
码，你们兄弟是兄弟，生意是生
意。只是你事情做大了，别忘了
哥嫂，也别忘了来咱家帮忙干活
儿。这是给弟妹买衣裳的钱，不
许你推让。等孩子生下来，还是
我来办席面！”

翻过年，泥鳅就开始跑工厂、
跑饭店，他总是提前一周把人家的
食谱弄回来，仔细分解每种菜品和
米面油料的需求量，算得清清楚
楚，提前和供应方搞好衔接。等人
家给他报单子的时候，基本上和他
算的差不多。因为他已经提前下
手，整个费用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再加上他能保质保量保新鲜，所
以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俗话说，
饭店就是买出来的利，卖出来的
利。常常最让老板头疼的就是采
买，价格虚高被偷走一份利润还
是小事儿，食材不能保证质量，造
成食物中毒也是时常发生的。有
了泥鳅这个保障，老板们一下子
省心了不少，他的信誉在圈子里
很快就响当当了。

泥鳅给自己的公司取名“诚
信采办”，一年后他已经有了五

辆小货车，后来又增加到十辆，
算是一个真正的车队了。这个
时候，泥鳅的名片上真的印上了
总经理，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是第一批和诚信采办公司
签订合同的餐饮企业，也是泥鳅
的热心宣传员。其实对于我们餐
饮企业而言，遇到这样的合作伙
伴也非常难得。同气相求，像李
轩、泥鳅，当然也包括我这样做企
业的，讲究的就是一个“诚”字。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急需一批价格
比较贵的海鲜，我通知泥鳅进
货。他硬是自己亲自跑了一百多
公里，到海边进到物美价廉的物
品，实在是让人心服口服。

泥鳅长得黑而精瘦，属于那
种干吃不长肉的类型。有时候
他赶上饭点，就在我这里吃，一
顿能吃一斤干面条，还能喝一碗
汤。这种人力气却是大得出奇，
百八十斤的东西，拎起来就能上
二十几楼。这还不算强项，泥鳅
最擅长的是水上功夫，一个猛子
扎水里，再出来就在几十米开外
了。他从小在淮河边长大，按他
自己的话说，本身就是渔民。就
因为水性好，再加上黑而小，被

人起个外号“泥鳅”，从家乡叫到
深圳，一直叫到今天，好多人都
不知道他的大号。

泥鳅那天是陪着儿子到海
边游泳，突然间起了狂风暴雨。
父子俩赶紧收拾东西上了岸，却
听到岸上的人跳着脚在喊叫，原
来是有人被海浪卷走了。他顺

着众人手指的方向，隐约看见一
个黑点一会儿浮上来，一会儿沉
下去。风急浪高，橡皮筏子根本
稳不住，救援人员也担心体力不
够不敢贸然营救。泥鳅二话不
说就要下水，立刻遭到工作人员
的制止。他也没时间说服他们，
就请求他们将救生索绑到他身
上，入水试了两次，他用技术说
服了工作人员。他告诉大家他
不会有危险，不能坚持就打手
势，他们可以把他拽回来。泥鳅
自视水性好，可他连续冲了两
次，都是快接近遇险人员时又被
一个浪打回来。大家都怕他体
力不支，劝说他不能再试了。他
稍微歇了一下，喝口热水活动一
下筋骨。第三次冲击，他不再劈
波斩浪，而是一个猛子扎下去，
终于拉住了那个落水的人，紧紧
地抱住遇险者死不松手，终于把
人救了出来。岸上那天恰好有
电视台的记者在拍片子，完整地
录下了整个救人过程，在网上播
放之后，感动了成千上万人。这
个小个子男人的英雄壮举和精
湛的水性，让大家交口称赞，一
时成为新闻热点。

泥鳅叫赵伟峰，因为下海救
人，那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
新闻人物。

赵伟峰从北京领奖回来，我
在我的酒店里给他摆了好几桌，所
有能叫得上的河南人都来了。本
来大家提议每人凑份子为他庆贺，
但我的大股东任老板一定要自己
出钱。任老板激动地说：“这个小
伙儿是俺们一个县的，俺们为河南
有这样的救人英雄而骄傲！”

我后来和任老板成了亲戚，
而泥鳅后来与我论起来也算是亲
戚。再后来，我和我那个异姓的哥
哥李轩也成了儿女亲家。这个世
界很大，可这个世界也真的很小。
河南人老乡观念强，走到哪儿都喜
欢抱团儿，也喜欢互相成全。

我与泥鳅合作了好几年，很
久之后才在一次老乡聚会时见到
他的夫人。嫂子是郑州荥阳人，
论起来和我们村子也不算太远。
她生得高高大大，肤白貌美。都
说泥鳅是哪辈子积了德，媳妇不
但长得好，结了婚还连生一儿一
女，俩孩子被教导得乖巧伶俐。
宴席上，泥鳅携夫人敬酒时我有
一种错觉，总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不免多看了她几眼。我也发现她
不时地扭头看我。我把这事儿和
坐在我身边的任老板的夫人说
了，她颇自负地说：“咱们河南姑
娘都差不多，除了信阳妹子像南
方姑娘，水灵秀气些，再往北走，
女孩子都长得高大周正。”

我再仔细看，这嫂子倒真的
像是大多数郑州街上的女子，端
庄大方又不失秀气，在城市生活
时间长了，很是洋气。宴席上这
嫂子说了一些客气话，生意上亏
得大家照顾泥鳅，今后还要多关
照。泥鳅接了她的话说：“我们
两口子刚来深圳，都做过家政服
务，我们没忘记刚来时有多艰
难。我们接下来要成立的家政
公司，专门为家乡出来打工的人
安置就业。”说着，他从包里拿出
一张营业执照，“这不，执照已经
下来了。我们的员工都是在河
南招募，先进行专业培训，从月
嫂到保洁，包括司机、住院陪护
都有。大家有需要可以随时联
络我夫人，同时拜托为我们做宣
传。大家放心，我仍然专
心做我的采买，我媳妇负
责家政这一块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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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岳雄姿（国画） 王长水

最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诗集《一个人的对峙》，是诗
人徐马楼继小说集《避水台》之后的
诗歌集结，读来行云流水，温润无
比，用最接近文学质地的保留用诗
歌叙述自身的精神原乡。诗人徐马
楼作为一名河南本土诗人，尽管远
离村庄辗转深圳、郑州等地工作生
活，但黄河滩区的生活承载了他写
作小说和诗歌的所有回忆，他的诗
歌里有很明显的地域特点。诗人徐
马楼用大量笔触去关注曾经在黄河
滩区那片土地上的生活。诗集里的
第三四辑里，诗人熟悉的黄河滩区
上的村庄成了他书写的主要对象，
他的诗歌仿佛就为乡村意愿回归而

存在，乡村梦境、历史多维度的发掘
是他诗歌无处不在的内容。

在诗人眼里，河南就是他古老
的母土，黄河滩区是他灵魂的居
所。在这本诗集的一系列诗歌里，
黄河滩区是吸引读者关注的题材，
无疑，这也使“村庄”成为徐马楼诗
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当然，这个
乡村就是诗人精神原乡，梦想的乡
村。那些乡村里的山水、那些艰难
生活着的乡亲以及他们的生活环
境，月光、麦子、向日葵……甚至乡
村的雪和雨等都悉数成为徐马楼诗
歌的主角。在他的诗歌中，给我们
撕开了来自民间的本原性生命的艰
辛经历。

新书架

♣ 丘文桥

《一个人的对峙》：用诗歌叙述精神原乡

再忙碌的生活，也得有闲暇的时候，
这是人生该有的余裕。

“诗和远方”是在柴米油盐重复的琐
碎中，为生存奔波的空隙里，升腾起的一缕
自由潇洒的云霓。然而，心目中的“诗和远
方”并非只有舟车劳顿的远程旅行，才可寻
觅到内心期待的风景和意境。

我喜欢日复一日的行走，缓慢的，悠
闲的，在熟悉的生活工作区域去感受周围
的人世和四季的变化。这是最简单的方
式，自由，轻松，随意。也许正苦恼于一件
事情，也许正陷在焦灼中，那么给眼下的
一切先按下暂停键吧。走出去转转，一个
人漫步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或清幽寂静的
胡同，看陌生人的喜怒哀乐，看身边植物
的荣枯兴盛，听风声飒飒从耳旁穿过。

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或者更短，一
天中总能挤出一些时间，让自己拥有片刻
的闲暇，就可以领略很多风景，换一换思
维，给自己一个短短的抬脚就走的小小的
旅行，更恰当地说，是一段小小的自由的
惬意的小时光。关键是简便，不需要细致
周到的准备，更无需花费精力去安排。

这天，我本来因为天气热，心里又有
事情，焦灼得不行，后来想了想，还是走出
去。外面的热和屋里感受到的热是不一
样的，外面因为有风，热起来也是爽朗
的。先是刻意让自己轻松，漫步在树荫浓
郁的胡同，看着清爽的风吹动翠绿的树
叶，晃晃悠悠的，心情也渐渐平和宁静了。

往前走，发现一户人家门前的一排月
季花开得热闹极了。词里说榴花开欲燃，
这月季花的热闹像什么呢，直让人想到盛
世年华，春风得意马蹄疾，人如是，花亦如
此。不但有红、粉这样常见的颜色，还有
嫩黄、粉紫，一树灼灼，明媚明亮明丽，刹

那间，人内心里似乎也有了明朗的光彩。
这不是普通的人家，据说是从前一位

都督的府邸。高高的灰色的围墙还在向
人世展示着庭院深深的意味，围墙上还雕
刻着精致繁复的雕花，朱红的大门高阔轩
敞。遥想当年的繁华热闹景象，如今已是
尘埃落定，在光阴里寂寂了。唯有门前的
花卉还在一年一年地开啊开，它们才是大
地上的智者吧。

一切都交给岁月去定评吧。我们大
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更应该像大地上的植
物一样，在属于自己的泥土里深深地扎
根，不好高骛远，热切地踏实地过好属于

自己的小日子。
正想着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孩从一

户人家里出来，边低头走边笑，有什么好
玩的事情吗？看他的衣着打扮像快递小
哥，也许得到了鼓励称赞，也许多送了一
单，也许他喜欢的女孩子刚给发了条微
信……在短短的刹那，我看到了他脸上的
喜悦人世的幸福。

长长的幽静的胡同，在用心感受它
的时候，似乎转眼就走到了尽头。和胡
同相连的是一条热闹的宽阔的街道，我
要走向街道时，忽然听到了歌声：“我骑
着我心爱的小摩托……”是一个长发披
肩的女孩子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巧的电动
车呼啸而过，她的长发被风吹起，像她的
歌声一样潇洒……

这样的遇见，这样的不起眼的小情
景，像一枚轻巧的小石子，在我平静的心
湖上荡起一层层涟漪，让我看到了生活中
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明白了尘世里的热
闹和清寂在岁月里的分量。看到这尘世
上有那么多热诚生活的人，很多执拗和委
屈也便释然了。

灯下漫笔

♣刘传俊

馨香的麦季

♣ 耿艳菊

知味

茼蒿又叫蓬蒿，大概是形容它繁茂易植，
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这个地方叫它菊花
菜，其簇拥的叶子呈羽状分裂，花黄色或白色，
与野菊花很像，因此得名。

茼蒿性喜冷凉，不耐高温。春寒料峭之时，
各种时令菜蔬还没有影儿，茼蒿就已冒出了一层
新绿。芽儿初萌，很是耐看，细细碎碎，铺满了地
面。待到农历二三月，再去菜园瞧瞧，茼蒿已葳
蕤一片，茎秆翠绿如玉，叶儿层层张开，像欲飞的
小鸟，模样清秀，温婉可人。

喜欢在清晨，挎着小篮去掐茼蒿。茼蒿味
儿，如晨风一样，也是凉凉的，嗅之，清新怡
人。茎秆儿嫩生生，轻轻一掐，应声而折，指甲
慢慢染得微绿，让人心生欢喜。茼蒿掐过后还
会再萌发，这是多么省心的一件事啊，取之不
尽，生生不息。难怪陆游说：“小园五亩剪蓬
蒿，便觉人间迹可逃。”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提到过茼蒿的吃法：
“取蒿尖，用油灼瘪，放鸡汤中滚之，起时加松
菌百枚。”这吃法有点复杂，其实茼蒿恬淡随
和，做起来简单易行，或清炒，或凉拌，或汆汤，
或摊饼，做蒸菜、配馅儿，下火锅，随意调剂，皆
风味独特。

清炒茼蒿是一道家常菜，将辣椒蒜米放入
锅内煸香，再加茼蒿炒软，最后加其他调味炒匀
出锅淋上香油即可。一盘上桌，翠绿映目，味道
清香柔嫩。夏天炎热，来一盘凉拌茼蒿很不错，
将茼蒿放入白开水里焯一下，简单拌上盐，淋上
香油、老陈醋，吃起来鲜美嫩滑、甘酸爽口。

记得小时候，爱吃母亲做的茼蒿饼。取茼蒿
切碎放入大碗中，在碗中放入面粉，打一个鸡蛋
进去，放少许白糖、食盐、鸡精调味，再加适量的
水调成面糊，入锅摊成饼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嫩
绿的茼蒿与金黄的蛋花相间，赏心悦目。闻一
下，清香袅袅，吃一口鲜香爽脆。

茼蒿营养全面，富含各种维生素、胡萝卜
素及多种氨基酸。在中国古代，茼蒿还特别受
帝王将相的宠爱，所以又叫“皇帝菜”。当时有

“烹茼蒿羹”“炙茼蒿鱼”“拌茼蒿菜”和“烧茼蒿
元”等许多流行菜式，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现
今的菜谱中已难觅其迹。

在民间，茼蒿还有个奇怪的名字叫“打老
婆菜”，其实这是因为茼蒿下锅烹煮后，体积大
幅缩小，原来一大锅变成一小盘，据说有一个
莽夫，并不知道茼蒿菜有这一种特性，怀疑老
婆馋嘴偷吃，于是拳头相向，这就有了“打老婆
菜”这个说法。

普普通通的茼蒿，上得了豪门盛宴，进得了
百姓厨房，活得素雅恬淡。茼蒿，身处红尘，不媚
不扬，始终带着脆生生的绿，滋养着柴米油盐酿
成的烟火人生，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草根生活吧。

湘江漫游联句湘江漫游联句（（书法书法）） 韩湘人韩湘人

茼 蒿
♣ 王永清

诗路放歌

儿 歌
♣ 余金鑫

儿歌
这支儿歌
早已在我的学校扎下了根
每一片树叶
都是歌词
每一条通道
都是旋律
桌子会唱
凳子会唱
黑板会唱
楼顶上的小鸟会唱
路过的行人
总跟着哼哼
好像
又重新回到课堂

瀑布
瀑布
在山中放声歌唱
总让人以为
是从天外传来的回响
山谷送上不停的掌声
杜鹃花把祝福堆满山岗

瀑布
在悬崖上
洗涤着雪白的衣裳
闪亮飘动的长衫
只有神仙才配穿上

瀑布
站在白云上跳水
坐在大森林中洗澡
大树围成绿色的屏障
一朵朵浪花笑个不停
一声声鸟鸣散发青草的芳香

瀑布
是天上撒下的珍珠
落进林中
这一滴开出奇花
那一滴长成宝藏

葡萄园
真的不知道
山谷里竟然住着
香甜的葡萄园
如同住着
一身珠光宝气的神仙
晒着阳光
披着绿叶藤蔓
耳上挂着的
怀里抱着的
分不清
是紫色的红色的绿色的
葡萄
还是珍珠
一串串

快乐的百足虫
大森林
松树下
奔跑着
快乐的百足虫
闪耀着青铜色的光
粗壮的身体下面长满脚
像一列列小火车
踩着数不清的轮子
轻松地跑过来

遇沟爬沟
逢坎过坎
载满听不完的鸟鸣
驰过一枚枚绿叶的站台
百足虫
无忧无虑
想到哪到哪
大森林
百足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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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小时光

当村头那棵枝叶浓密的洋槐树，
将暴烈的阳光筛向地面的时候，当院
中那棵杏树的杏子，长到核桃大小，泛
出黄晕间微红的时候，麦季便到来
了。热气蒸腾的东南风一阵阵吹来，
成垄、成块的小麦地里金黄一片，波浪
起伏，原本笔挺的小麦像喝多了陈酿
醇醪，忘形地耷拉着脑袋，得意地龇牙
咧嘴憨笑。

我的家乡豫西南土地面积广，长
方形或正方形的地块相连相接。麦收
时节，望无际涯的麦田密不透风，宛如
一整块巨大的绣着金黄色麦穗的地
毯。扑鼻的小麦馨香，飘荡在广阔原
野的上空，穿梭在村村镇镇的房屋、树
木间，萦绕在农人的心头。端着的饭
碗里，盛满了麦香，睡觉时也是枕着麦
香入梦的。花草枝叶水塘沟渠，无不
被麦香包裹，浸润在一年仅有一次的
新麦的橙黄里。

焦麦炸豆时节，人不催人麦香诱
人。离天明还早，但已有微微亮光。
乡亲们就趁着这亮光下地收割麦子
了。后半夜的野外，空气潮乎乎的，显
得格外寂静，唯有一镰一镰“刺啦——
刺啦”的割麦声，与落脚在沟沟坎坎的
夏虫“叽叽叽叽”的歌声相应和。这块
地与那块地的割麦声接连起来，此起
彼伏，抑扬顿挫，成了天地间最美妙的

语言。一人揽六七耧麦垄，默不作声
弯下腰去，用镰刀将麦秆勾进手里，割
掉、放下、捆个……循环往复，不厌其
烦。待割有200多米长时，圆圆的红彤
彤的太阳，才从东方天际飘逸着灰褐
色炊烟似的云海中探出脑袋。直起腰
扭头回望，原先浪涌波滚的金色麦田，
透亮了，透风了。

起五更吃饱了草料的耕牛，嗅着
麦香，拉一辆胶轮大车，呼哧呼哧来到
正在收割的麦地里，将麦个子拉到村
头早已碾压过的光洁瓷实的晒场里。
农人用桑杈插进大车中部的麦个子
里，随着“一、二、三”的劳动号子，齐心
用力，整车麦子就被推翻、卸下，再摊
在晒场里晾晒，被白花花的日光晒得
差不多了，牛把式将结实而美观的牛
轭套在一犋黄牛的脖子上，让它们拖
拉一个四边镶了木框的石磙，顺着圆
圆的晒场一圈圈碾压。碾压过后，人
们用桑杈挑挑翻翻，这么几个回合，就
到了夕阳的余晖洒满晒场的时候。有
经验的老农提议：“该起场了！”一呼百
应，人们将麦秸挑到晒场周边，余下的
用大刮板、木锨、搂耙聚拢成一至两
堆，抓一把往上一抛，看看风向。紧接
着有人拿起木锨往上抛扬，麦糠自然
被扬得远远的；有人用竹扫帚掠去麦
余，留下的胖乎乎的麦粒，毫不掩饰地

袒露在了眼帘里。
从村庄到地里，几乎不见闲人。

田野里，男女老少在不停地割麦子，儿
童则在割过的地里拾麦穗，好使颗粒
归仓。大路上，牛把式赶着大车一趟
趟往晒场里运输，除将麦个子摊在晒
场里碾压，还临时垛在晒场边沿，等腾
出晒场后再行晒打。我裹了小脚的奶
奶，慷慨拿出往常晒干了的长豆角，作
为“茶叶”泡到大铁锅内烧制成“供
茶”，让父亲担到地头，餍足汗流浃背、
口干舌燥的社员们畅饮解渴。

在我的眼里，所有人心目中似乎不
约而同地刻着“抢收”二字。那当儿，农
人忙碌是披星戴月、夜以继日的。

吃罢晚饭，明晃晃的月亮悬挂在
空中。这一家的磨镰声，油然越过土
大路，与另一家的磨镰声逗趣。父亲
用右手撑着镰刀背，左手捺着镰刀尖，
一推一拉来回在魔石上磨镰。稍后，
他用大拇指肚从镰刀刃的上部挡到下
部，确认白天出过力的镰刀锋利才收
手。趁月光皎洁，社员们相约走向郊
野的麦田去割麦。回到家躺下还没来
得及翻个身踏踏实实睡上一觉，就被
过早醒来的鸟雀和生产队那口铁钟唤
醒。尽管手指粗胀，腰酸背疼，体力还
没有得到彻底恢复，就又拖着疲惫的
步履来到地埂边。当手攥住麦秆，闻

到麦香时，精神头立马上来了。
若遇天气骤变，有雨来袭，哪怕正

吃午饭，社员们毫不犹豫放下碗筷，一
溜小跑赶到晒场里“抢场”，生怕麦子

“塌场”蒙受损失；若在夜半三更，天阴
了，刮大风了，要有雨来，一听到生产
队里铁钟急促的命令，社员们一骨碌
爬起来，雷厉风行来到地里，迅速将麦
个子垛成圆锥形状的小垛，唯恐麦穗
变质发霉……也就是打那时起，我真
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诗句中所蕴含的深意。清晰记得六七
岁时，母亲领我到一乡镇饭铺排队买
大米稀粥充饥，眼瞅着还有几人就轮
到母亲了，可饥饿难耐的我竟等不及
了，躺到地上打滚哭闹。一中年男士
见状，将正喝着的半碗温热稀粥端给
了我，并说:“看把这娃饿的！”半碗大
米稀粥，止住了我的哭声，缓解了我的
饥饿感。我记住了那半碗大米稀粥独
有的奇特效果，记住了一生只谋面一
次的陌生而又高大的身影，以致多少
年来，我时常心存敬畏，惜食如命，惜
老怜贫。

远离家乡到城市生活多年的我，
近年来一次镰刀把也不曾握过，但在
长长的时光隧道里，至今依然记得当
年收麦的场景，那麦香那深情有增无
减，愈加浓烈。


